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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香
港
是
一
個
高
度
殖
民
化
的
城
市
，
街
道
名
稱
可
見

一
斑
。
人
們
熟
知
的
砵
典
乍
街
、
軒
尼
詩
道
、
皇
后
大

道
、
告
士
打
道
、
莊
士
敦
道
等
，
均
以
英
人
姓
名
命

名
，
總
督
將
軍
、
商
賈
名
士
，
非
富
即
貴
。
漫
步
港
島

的
寬
街
窄
巷
，
似
翻
閱
歷
史
教
課
書
，
一
條
條
用
洋
人

姓
名
寫
成
的
街
巷
串
聯
起﹁
東
方
之
珠﹂
的
百
年
滄
桑
。
西

人
崇
尚
個
人
英
雄
主
義
，
古
希
臘
神
話
中
的
泰
坦
和
普
羅
米

修
斯
等
神
祇
都
是
頂
天
立
地
的
英
雄
。
及
後
，
歐
洲
經
歷
了

文
藝
復
興
、
工
業
革
命
和
資
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洗
禮
，
英
雄

崇
拜
情
結
更
加
熾
烈
，
追
求
榮
譽
和
冒
險
精
神
，
哥
倫
布
地

理
大
發
現
、
庫
克
船
長
環
球
航
海
等
重
大
事
件
無
不
與
此
相

關
，
英
國
也
從
孤
懸
歐
陸
外
的
島
國
，
成
為
擁
有
五
十
餘
個

殖
民
地
的﹁
日
不
落
帝
國﹂
。
試
想
，
若
能
將
自
己
的
名
字

鐫
刻
在
殖
民
地
街
道
上
，
那
該
是
何
等
榮
耀
啊
！

香
港
大
部
分
街
名
具
有
強
烈
的
殖
民
地
色
彩
，
而
少
量
用

華
人
名
字
命
名
的
街
道
點
綴
其
間
，
折
射
出
殖
民
時
代
華
人

的
坎
坷
命
運
。
有
本
介
紹
香
港
掌
故
的
書
，
說
香
港
僅
有
四

五
條
以
華
人
名
字
命
名
的
街
道
，
寶
珊
道
、
旭
龢
道
、
李
陛

街
和
何
東
道
等
。
其
實
，
除
了
這
四
位
深
受
殖
民
當
局
信
任

和
尊
崇
的
華
人
領
袖
外
，
以
華
人
名
字
命
名
的
街
道
還
有
十

幾
條
。

先
說
幾
條
主
要
的
街
道
。
寶
珊
道
位
於
港
島
區
西
半
山
。

韋
玉
︵1849

年
︱1921

年
︶
，
字
寶
珊
，
祖
籍
香
山
︵
今

中
山
︶
，
十
八
歲
負
笈
英
國
，
畢
業
於
蘇
格
蘭
著
名
的
大
來

書
院
，
是
最
早
留
歐
的
華
人
之
一
。
一
八
七
二
年
回
港
後
加

入
有
利
銀
行
，
協
助
父
親
發
展
業
務
，
娶
立
法
局
第
二
任
華

人
議
員
黃
勝
長
女
為
妻
。
他
積
極
投
身
社
會
活
動
，
參
與
創

辦
了
保
良
局
和
團
防
局
，
還
被
推
舉
為
東
華
三
院
主
席
。
一

八
九
四
年
香
港
爆
發
鼠
疫
，
他
奔
走
呼
號
，
向
華
人
解
釋
港
府
措
施
的

必
要
性
，
化
解
了
華
人
不
滿
。
一
八
九
六
年
他
被
任
命
為
第
四
任
立
法

局
非
官
守
議
員
，
逝
世
前
兩
年
成
為
第
二
位
華
人
爵
士
。
他
死
後
極
盡

哀
榮
，
港
府
將
西
半
山
一
條
小
街
以
他
的
名
字
命
名
。

寶
珊
道
往
西
行
，
便
是
四
百
米
長
的
旭
龢
道
。
羅
旭
龢
︵1880

年
︱1949

年
︶
是
帕
西
華
人
混
血
兒
，
前
立
法
局
第
七
任
首
席
華
人

非
官
守
議
員
，
對
香
港
教
育
和
文
化
事
業
貢
獻
良
多
。
一
九
二
五
年
省

港
大
罷
工
期
間
，
他
反
對
武
力
解
決
工
潮
，
充
當
港
府
與
工
人
間
的
斡

旋
人
，
歷
史
評
價
很
高
。
日
治
時
期
，
他
作
為
華
人
領
袖
協
助
日
軍
管

治
香
港
，
被
中
華
民
國
廣
東
省
政
府
列
為
漢
奸
通
緝
。
旭
龢
道
是
他
私

人
發
展
大
宅
時
開
闢
出
的
道
路
，
遂
以
己
名
命
名
。

何
東
道
位
於
九
龍
塘
，
以
昔
日
華
人
首
富
何
東
名
字
命
名
。
何
東
的

事
蹟
不
必
多
說
，
凡
對
香
港
歷
史
有
所
了
解
的
人
都
熟
知
他
。
李
陞
街

位
於
西
營
盤
，
李
陞
是
香
港
富
商
和
大
慈
善
家
，
曾
參
與
創
辦
東
華
三

院
，
聲
名
顯
赫
。

銅
鑼
灣
是
華
人
街
名
較
為
集
中
的
區
域
，
得
益
於
華
人
巨
賈
利
希

慎
。
利
希
慎
曾
是
香
港﹁
鴉
片
大
王﹂
，
祖
籍
廣
東
新
會
，
故
新
會
的

名
流
賢
士
都
沾
上
利
家
之
光
。
除
了
希
慎
道
，
銅
鑼
灣
有
一
條
以
明
代

著
名
思
想
家
陳
白
沙
命
名
的
街
道
，
叫
白
沙
道
；
有
以
清
末
戊
戌
變
法

名
士
梁
啟
超
名
字
命
名
的
啟
超
道
。
附
近
還
有
一
條
蘭
芳
道
，
我
原
以

為
是
因
京
劇
大
師
梅
蘭
芳
而
得
名
，
原
來
是
以
利
氏
的
太
太
黃
蘭
芳
名

字
命
名
的
。
中
環
有
以
富
商
金
利
源
名
字
命
名
的
利
源
東
街
；
北
角
的

春
秧
街
，
以
華
僑
糖
商
郭
春
秧
的
名
字
命
名
；
屯
門
的
杯
渡
路
，
由
南

北
朝
時
期
的
佛
教
僧
人
杯
渡
禪
師
名
字
而
來
；
香
港
還
有
壽
臣
山
道
、

肇
堅
里
、
達
之
路
、
曹
公
街
和
龍
琛
路
等
。

舊
時
王
謝
堂
前
燕
，
飛
入
尋
常
百
姓
家
。
人
是
愛
遺
忘
的
動
物
，
好

在
香
港
的
老
建
築
和
老
街
名
還
在
，
不
時
勾
起
我
們
對
昨
日
的
懷
想
，

引
發
對
明
天
的
思
考
。

香港的華人姓名街道

我
手
頭
上
藏
有
一
疊
倪
匡
寫
的
︽
天
龍
八

部
︾
，
這
在
金
庸
的
修
訂
版
已
被
刪
掉
，
常

思
出
版
，
可
見
天
日
，
惟
礙
於
版
權
，
只
好

作
罷
。
倪
匡
代
寫
的
一
段
，
其
實
甚
為
可

觀
，
而
金
庸
據
此
而
修
訂
，
極
見
功
力
，
值

得
一
談
。
事
緣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至
六
月
，
金
庸

赴
歐
洲
漫
遊
，
正
在
連
載
的
︽
天
龍
八
部
︾
需
人
代

筆
，
一
找
就
找
到
倪
匡
，
但
有
條
件
，
一
、
不
必
照

原
來
的
情
節
，
可
以
自
由
發
展
；
二
是
要
找
董
千
里

代
為
潤
飾
他
寫
的
文
字
，
即
是
說
倪
匡
的
文
字
不

行
。
好
個
倪
老
哥
，
一
點
不
慍
不
怒
，
欣
然
答
允
。

於
是
，
倪
匡
放
手
去
寫
，
放
手
讓
董
千
里
潤
飾
。

雖
云﹁
放
手
去
寫﹂
，
但
倪
匡
仍
是
戰
戰
兢
兢
，
思

想
負
擔
好
重
。
如
是
這
般
寫
了
六
萬
字
，
金
庸
回

歸
，
但
頑
童
如
倪
匡
，
豈
肯
善
休
，
整
部
︽
天
龍
八

部
︾
他
最
討
厭
的
是
阿
紫
，
於
是
不
理
三
七
二
十

一
，
秉
承
金
庸
的
囑
咐
，
沒
將
他
筆
下
的
人
物
弄

死
，
只
是
弄
瞎
了
。
弄
瞎
了
阿
紫
雙
眼
，
一
吐
心
中

的
忿
恨
，
金
庸
聽
了
，
唯
有
苦
笑
。
但
天
縱
之
才
的

金
庸
，
卻
將
瞎
阿
紫
演
成
一
段
可
歌
可
泣
的
愛
情
故

事
，
少
見
的
煽
情
。
不
過
，
阿
紫
之
瞎
眼
經
過
，
金

庸
在
修
訂
時
，
與
倪
匡
的
大
不
同
。
倪
匡
是
以
丁
春
秋
衣
袖

的
角
，
如
劍
戳
瞎
阿
紫
雙
目
。
但
袖
的
角
為
何
？
如
何
成
一

支
劍
？
我
實
在
想
像
不
出
。
金
庸
在
修
訂
時
，
卻
合
邏
輯
，

是
丁
春
秋
以
兩
支
毒
筷
子
的
筷
端
刺
瞎
的
。

至
於
倪
匡
所
寫
的
那
段
星
宿
慕
容
之
戰
，
其
後
牽
扯
出
虛

竹
、
段
譽
、
段
延
慶
戰
鬥
一
番
，
金
庸
悉
數
刪
掉
，
只
透
過

阿
紫
中
招
後
，
迷
迷
糊
糊
聽
得
慕
容
復
叫
道
：﹁
少
陪
了
。

星
宿
老
怪
，
後
會⋯

⋯

﹂
就
此
交
代
過
去
。
其
後
，
虛
竹
為

阿
紫
醫
好
雙
眼
，
這
雙
眼
是
癡
情
種
游
坦
之
的
奉
獻
。
重
見

光
明
的
阿
紫
，
本
性
畢
現
，
不
但
不
知
感
激
，
反
而
嘲
諷
，

棄
游
坦
之
如
敝
屣
，
原
來
阿
紫
心
目
中
，
只
有
姐
夫
蕭
峰
。

蕭
峰
在
雁
門
關
外
自
盡
之
後
，
金
庸
這
麼
寫
：﹁
阿
紫
凝
視

蕭
峰
的
屍
體
，
怔
怔
的
瞧
了
半
晌
，
柔
聲
說
道
：﹃
姐
夫
，

這
些
都
是
壞
人
，
你
別
理
睬
他
們
，
只
有
阿
紫
，
才
真
正
的

待
你
好
。﹄
說
着
俯
身
下
去
，
抱
起
蕭
峰
的
屍
身
，
蕭
峰
身

子
長
大
，
上
半
身
為
她
抱
着
，
兩
腳
卻
垂
在
地
下
。
阿
紫
又

道
：﹃
姐
夫
，
你
現
在
才
真
的
乖
了
，
我
抱
着
你
，
你
也
不

推
開
我
，
是
啊
，
要
這
樣
才
好
。﹄﹂

金
庸
的
煽
情
筆
法
，
還
不
止
此
。
變
了
瞎
子
的
游
坦
之
，

尋
到
雁
門
關
外
，﹁
阿
紫
怒
道
：﹃
我
現
下
和
姐
夫
在
一

起
，
此
後
永
遠
不
會
分
離
了
，
你
給
我
走
得
遠
遠
的
，
我
再

也
不
要
見
你
。﹄
游
坦
之
傷
心
欲
絕
，
說
道
：﹃
你⋯

⋯

你

再
也
不
要
見
我⋯

⋯

﹄
阿
紫
高
聲
道
：﹃
啊
，
是
了
，
我
的

眼
睛
是
你
給
我
的
，
姐
夫
說
我
欠
了
你
恩
情
，
要
我
好
好
待

你
。
我
可
偏
不
喜
歡
。﹄
倏
地
右
手
伸
出
，
往
自
己
眼
中
插

落
，
竟
將
兩
顆
眼
珠
子
挖
了
出
來
，
用
力
向
游
坦
之
擲
去
，

叫
道
：﹃
還
你
，
還
你
！
從
今
以
後
，
我
再
也
不
欠
你
什
麼

了
。
免
得
我
姐
夫
老
是
逼
我
，
要
我
跟
你
在
一
起
。﹄﹂

最
後
，
再
盲
了
的
阿
紫
，
抱
着
蕭
峰
墜
下
谷
底
，
游
坦
之

亦
跟
隨
。
倪
匡
曾
問
金
庸
：﹁
阿
紫
的
眼
睛
瞎
了
，
你
怎
麼

辦
？﹂
金
庸
答
：﹁
我
自
有
辦
法
！﹂
金
庸
的
辦
法
寫
出
來

了
，
倪
匡
嘆
：﹁
金
庸
將
阿
紫
、
游
坦
之
兩
個
人
的
性
格
寫

得
更
透
徹
。
一
個
為
了
癡
情
相
愛
，
寧
願
將
自
己
的
眼
睛
送

給
愛
人
；
而
一
個
性
格
強
頑
，
將
已
復
明
的
眼
睛
又
挖
出

來
，
淒
楚
、
偏
激
、
浪
漫
，
都
發
揮
到
了
淋
漓
盡
致
的
地

步
，
大
小
說
家
的
能
力
，
確
然
令
人
心
折
。﹂
而
這﹁
大
小

說
家
的
能
力﹂
，
正
是
倪
匡
促
成
的
。

其
實
，
倪
匡
那
幾
萬
字
的
︽
天
龍
八
部
︾
，
當
年
看
了
，

從
沒
想
到
非
金
庸
製
造
。
倪
著
文
字
比
他
寫
的
衛
斯
理
確
是

洗
練
得
多
了
，
這
當
是
董
千
里
之
功
。
金
庸
有
知
人
善
用
之

明
。

金庸的煽情筆法

撕
紙
大
王
敏
叔
，
李
昇
敏
這
個
農
曆
新
年
可
夠
旺
場
，
除
了
出

席
不
同
場
合
作
撕
紙
示
範
之
外
，
他
更
出
現
在
美
國
駐
港
澳
總
領

事
夏
千
福
先
生
的
賀
年
短
片
，
新
春
期
間
網
上
瘋
傳
。

﹁
去
年
十
一
月
領
事
館
李
先
生
來
電
說
明
夏
先
生
要
向
我
學
撕

紙
，
可
以
推
廣
這
文
化
，
我
第
一
時
間
答
應
，
並
且
定
在
九
龍
寨

城
公
園
拍
攝
，
這
是
我
的
撕
紙
發
祥
地
。﹂
怎
料
遲
遲
沒
有
下
文
，
原
來

園
方
怕
對
方﹁
做
生
意﹂
，
所
以
不
敢
答
應
。﹁
真
啼
笑
皆
非
，
人
家
是

個
人
物
願
意
光
臨
、
雖
不
至
倒
屣
相
迎
，
也
算
是
開
心
事
。﹂

終
於
來
了
，
一
個
平
日
的
下
午
，
共
五
人
，
很
低
調
。
敏
叔
把
字
樣
畫
了

筆
痕
，
夏
先
生
親
自
動
手
，
果
然
兩
人
都
撕
出
了
完
美
的﹁
春﹂
字
。
最
後

在
握
手
道
別
的
時
候
，
敏
叔
感
到
手
心
有
硬
物
，
原
來
總
領
事
神
秘
送
他
一

個
徽
章
，
在
他
耳
邊
說
一
句
：﹁
請
好
好
保
存
。﹂
敏
叔
驚
喜
，
更
稱
讚
夏

千
福
先
生
對
中
國
文
化
十
分
尊
重
，
廣
東
話
和
普
通
話
很
靈
光
。

實
在
敏
叔
的
中
式
英
語
也
不
賴
，
外
國
遊
客
都
心
領
神
會
，
他
只
怪
自

己
從
小
無
心
向
學
，
在
鄉
間
常
被
校
長
指
令
，
當
着
全
校
同
學
爬
旗
杆
以

作
懲
罰
。﹁
當
年
小
學
畢
業
要
考
試
及
格
，
才
有
資
格
到
廣
州
升
中
學
，

我
考
了
三
次
才
考
得
六
十
分
，
到
省
城
又
繼
續
玩
！﹂
敏
叔
今
天
常
教
導
同
學
，

不
要
學
他
的
三
大
浪
費
。
︵
一
︶
浪
費
自
己
的
時
間
和
青
春
。
︵
二
︶
浪
費
雙
親

交
學
費
的
金
錢
。
︵
三
︶
浪
費
師
長
的
心
血
。

敏
叔
讀
了
一
年
中
學
來
到
香
港
，
因
年
紀
太
大
未
能
入
學
，
校
方
暗
示
可
報
細

年
齡
，
他
到
入
境
處
再
申
請
另
一
張
身
份
證
，﹁
我
有
兩
個
生
肖
，
實
在
我
屬

猴
。﹂
敏
叔
真
夠
聰
明
靈
巧
，
他
的
撕
紙
絕
技
也
是
無
師
自
通
的
︱
︱
話
說
一
九

八
三
年
年
卅
晚
，
他
照
例
陪
太
太
回
鄉
度
歲
，
閒
來
無
事
見
大
桔
盆
上﹁
大
吉﹂

兩
個
字
，
角
度
問
題
只
見
左
邊
一
半
，
於
是
他
將
紙
一
摺
，
照
字
一
撕
，
打
開
來

整
個﹁
大
吉﹂
字
樣
出
現
眼
前
，
大
家
讚
口
不
絕
。

敏
叔
的
絕
技
甚
至
在
外
國
元
首
、
皇
室
家
庭
面
前
表
演
過
，
初
時
禮
賓
府
人
員
試

探
着
：﹁
你
夠
膽
識
在
總
統
面
前
獻
藝
嗎
？﹂
他
只
答
：﹁
怕
甚
麼
？
他
們
也
是
人

罷
了
。﹂
那
次
就
連
從
未
展
露
過
笑
顏
的
羅
馬
尼
亞
總
統
夫
人
，
也
因
敏
叔
的
作
品

﹁
真
開
心﹂
而
笑
了
，
可
惜
十
多
年
來
他
依
然
未
收
到
當
天
的
合
照
，
石
沉
大
海
。

實
在
，
此
際
敏
叔
最
希
望
追
查
的
並
非
十
多
年
前
的
照
片
，
而
是
與
他
分
開
十

多
年
的
女
兒
蹤
影
，
女
兒
誕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
二○

○

三
年
因
生
意
出
現
危
機
，

太
太
主
動
提
出
離
婚
，
為
免
鬧
得
更
不
愉
快
，
他
甚
麼
都
答
應
，
連
與
女
兒
見
面

的
條
件
也
沒
有
開
出
…
…
這
些
年
來
，
敏
叔
只
幻
想
女
兒
藏
身
在
遊
人
當
中
，
靜

靜
的
聽
着
他
的
介
紹
。

如
果
要
撕
字
給
女
兒
會
是
甚
麼
？
在﹁
舊
日
的
足
跡﹂
節
目
中
敏
叔
哭
了
︱
︱

﹁
我
早
撕
好
了
：﹃
爸
爸
真
的
很
想
你﹄
。﹂
世
上
最
寶
貴
的
是
親
情
，
如
果
你

也
有
李
小
姐
的
消
息
，
請
通
知
我
們
好
嗎
？

敏叔尋女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今
年
是
鄧
麗
君
逝
世
二
十
周
年
，
想
起
一
事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她
事
業
如
日
中
天
，
那
時
我
在

電
台
有
個
訪
問
節
目
，
有
天
監
製
說
有
個
午
飯

局
，
鄧
麗
君
會
來
，
我
馬
上﹁
扯
衫
尾﹂
去
了
。

吃
的
是
中
菜
，
只
一
枱
，
席
間
都
是
電
台
和
唱
片

公
司
的
人
，
主
角
當
然
是
鄧
麗
君
。
她
穿
戴
如
白
領

麗
人
，
氣
定
神
閒
，
笑
容
非
常
可
掬
。
每
道
菜
上

來
，
她
都
笑
着
說
：﹁
多
吃
點
！﹂
她
不
給
人
布

菜
，
只
是
親
切
地
叫
人
多
吃
。

席
間
當
然
有
很
多
話
題
，
人
人
都
想
借
這
機
會
拿

點
甚
麼
，
比
如
我
的
節
目
監
製
就
試
探
，
可
不
可
以

做
個
專
訪
，
她
聽
了
就
笑
而
不
答
，
只
是
說
：﹁
多

吃
點
！﹂
這
其
實
是
恰
當
回
應
，
反
正
做
訪
問
這
些

小
事
，
天
皇
巨
星
當
然
不
必
當
下
表
態
，
提
過
就
算

了
，
細
節
由
助
手
去
跟
進
。
現
在
回
想
，
我
當
時
實

在
笨
，
沒
有
和
監
製
唱
雙
簧hard

sell
，
事
情
後
來
就

不
了
了
之
。
一
頓
飯
下
來
，
鄧
主
角
其
實
甚
麼
都
沒

說
，
只
是
微
笑
着
在
聽
，
和
不
時
講
：﹁
多
吃

點
！﹂

鄧
麗
君
六
十
年
代
出
道
，
到
八
十
年
代
已
行
走
江
湖
廿
多
年
，

應
付
酬
酢
必
已
練
得
一
身
絕
技
。
其
實
也
不
難
看
出
當
中
端
倪
：

江
湖
惡
，
戒
多
言
，
言
多
必
失
；
只
聽
不
說
，
笑
容
可
掬
；
真
要

說
，
就
說﹁
多
吃
點
！﹂
既
盡
了
主
人
之
誼
，
聯
絡
關
係
之
餘
又

不
傷
感
情
，
可
能
就
是
那
一
代
人
的
江
湖
自
處
之
道
。
時
下
的

人
，
或
會
認
為
這
太
沒
個
性
了
吧
，
甚
至
虛
偽
，
但
這
是
抽
離
了

時
代
背
景
的
看
法
。
現
在
又
如
何
呢
？
進
步
的
是
藝
人
都
開
放
得

多
，
坦
率
可
愛
，
但
也
有
可
笑
的
，
像
某
些
藝
人
就
政
治
問
題
表

個
態
，
網
民
就
問
他\

她
們
會
不
會
組
黨
、
選
特
首
，
藝
人
又
煞
有

介
事
地
回
應
，
這
是
另
一
種
虛
偽
。

近
日
看
周
潤
發
的
︽
賭
城
風
雲
II
︾
，
也
看
了
其
他
港
產
賀
歲

片
，
還
是
以
發
哥
這
部
最
好
笑
，
雖
然
劇
情
和
笑
料
已
大
不
如
九

十
年
代
全
盛
時
期
的
賀
歲
片
。
看
後
不
無
感
慨
，
發
哥
在
荷
里
活

打
拚
多
年
，
到
頭
來
還
是
最
享
受
回
來
拍
港
產
片
。
戲
是
胡
鬧

戲
，
但
看
得
出
他
比
拍
甚
麼
拿
獎
的
大
製
作
西
片
都
要
開
心
。
做

回
自
己
，
還
是
最
真
、
最
舒
服
。

鄧麗君的午飯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終
於
來
到
橫
濱
！
橫
濱
名
氣
大
，
離

東
京
只
需
三
十
分
鐘
車
程
，
奇
怪
一
直

沒
有
遊
逛
此
地
的
心
思
！
奇
怪
！

位
於
東
京
以
南
三
十
公
里
左
右
的
橫

濱
市
，
是
隸
屬
於
神
奈
川
縣
的
國
際
港

口
都
市
，
而
橫
濱
港
更
被
視
為
東
京
的
外

港
，
從
鎌
倉
幕
府
時
代
開
始
大
力
開
發
，
現

今
橫
濱
港
除
了
貿
易
之
外
，
更
為
工
業
、
商

業
、
旅
客
之
港
口
，
為
日
本
現
代
發
展
的
重

要
基
礎
。

當
年
德
川
幕
府
實
行
鎖
國
政
策
，
當
美
國

黑
船
來
臨
時
，
便
是
在
橫
濱
簽
下
開
港
通
商

的
條
約
，
使
橫
濱
逐
漸
成
為
日
本
進
出
口
的

國
際
大
港
。
如
今
橫
濱
港
周
遭
十
分
繁
華
熱

鬧
，
港
口
旁
設
置
成
環
着
東
京
灣
的
步
行
走

道
公
園
，
可
沿
着
岸
邊
欣
賞
橫
濱
的
城
市
夜
景
。

去
過
關
西
的
神
戶
後
，
再
來
到
橫
濱
，
竟
然
覺
得

這
兩
個
同
是
港
口
的
城
市
，
有
着
許
多
相
同
之
處
。

除
了
都
是
國
際
大
港
口
外
，
同
樣
都
有
中
華
街
，
以

及
洋
人
聚
居
地
的
異
人
館
或
是
外
國
人
庭
園
，
同
樣

地
有
許
多
洋
食
料
理
。
所
以
，
橫
濱
可
說
是
關
東
的

神
戶
；
神
戶
則
是
關
西
的
橫
濱
。
兩
個
城
市
有
着
這

麼
多
相
似
之
處
，
相
當
有
趣
。

沿
着
岸
邊
走
到
橫
濱
市
中
心
，
可
看
到
一
座
超
大

的
摩
天
輪
佇
立
在
市
區
之
中
。
神
戶
有
一
座
神
戶

塔
，
在
橫
濱
倒
是
有Landm

ark
T
ow
er

高
空
觀
景
台

的
大
樓
，
可
登
樓
觀
看
整
個
橫
濱
港
的
夜
景
。

不
過
相
較
於
神
戶
來
說
，
橫
濱
是
比
較
熱
鬧
繁

華
。
記
得
在
神
戶
遊
逛
時
，
到
了
晚
上
八
九
時
，
港

口
附
近
便
變
得
人
煙
稀
疏
；
但
橫
濱
即
使
到
了
夜

深
，
岸
邊
還
是
非
常
熱
鬧
。
此
外
，
橫
濱
的
高
樓
大

廈
也
離
港
口
較
近
，
不
像
神
戶
那
樣
遠
。
橫
濱
的
中

華
街
也
是
日
本
最
大
的
，
比
起
神
戶
的
中
華
街
，
不

僅
營
業
得
較
晚
，
範
圍
更
大
，
同
時
商
店
也
更
多
，

更
為
熱
鬧
。

橫濱與神戶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長大的標誌之一就是，過年時大人不給壓歲錢
了。大年初一上網，我看到有個朋友在日記中說
道：過年回老家，親戚給我壓歲錢，我沒好意思
要，隨口說：「不用了」。本以為親戚會再塞給
我，沒想到他把壓歲錢收了起來。「其實，我是
想要的。」最後這句話，引起了我的共鳴。我比
朋友大幾歲，但是，我們心底都隱匿着一份相同
的渴念─過年收到大人的紅包，紅包裡包的是
錢，也是溫暖的祝福。
民俗家馮驥才先生在《花臉》中憶道：「做孩
子的時候，盼過年的心情比大人來得迫切，吃穿
玩樂花樣都多，還可以把拜年來的親友塞到手心
裡的一小紅包壓歲錢都積攢起來，做個小富
翁。」而豐子愷先生畫的過年發壓歲錢漫畫更是
勾起人們童年的回憶：「昨夜新收壓歲錢，板方
一百枕頭邊。大街玩具商量買，先要金魚三腳
蟾。」小時候，住在筒子樓裡，每年剛進臘月，
我就盼望着過年收壓歲錢的事。大年初一，穿上
姑姑給買的新衣服，我跟着母親去給樓下的范奶
奶拜年。范奶奶年過八旬，是樓裡年齡最長的老
人。她很喜歡小孩，過年去給她拜年，她把我的
口袋塞滿糖果，嘴裡吃着、兜裡裝着，鼓鼓囊囊
的，然後，她緩慢地從大紅棉襖口袋裡給我掏紅
包，或三十元，或五十元，全是嶄新的錢，取一
張，鋥鋥亮，嘎巴響。拿着老奶奶給的壓歲錢，
我高興得不得了，兩個小辮兒一甩一甩的，說：
「謝謝老奶奶！」她的臉上綻着笑容，像一朵花
那樣美。
拜年，一般先給歲數大的。從老奶奶家出來，

父親帶着我去爺爺家拜年。爺爺家在前排樓上，
十多分鐘便到了。進了爺爺家的單元樓，還沒到
二樓，遠遠地我就甜甜的喊道：「爺爺，我來給
你拜年了！快開門啊！」樓外面爆竹聲震耳欲
聾，樓裡面迴盪着我的聲音。「爺爺，過年
好！」見我來了，爺爺特別高興，他忙不迭地從
裡屋給我拿糖果、甜點等。爺爺是高級駕駛員，
逢年過節都有徒弟來送他土特產，他家的糖果都
是上等的。嘴裡吃着糖果，爺爺讓我坐下，接着
去給我拿壓歲錢。上小學的時候，爺爺給了，我
就拿着，道聲「謝謝」，爺爺臉上樂開了花；升
上中學後，爺爺給壓歲錢，我有些靦腆，覺得長
大了，不能要爺爺的錢了，可心裡分明是巴望着
要的。環顧父親的眼神，再看看爺爺執意要給，
推讓幾下，最後還是收下了。回家的路上，心裡
美滋滋的，因為我有了炫耀的資本。寒假結束開
學的時候，班上的同學互相攀比，看誰過年收的
壓歲錢多。這個時候，我會提高嗓門說：「我爺
爺給我一百塊壓歲錢呢！」同學們「哇」一聲，
瞬間投來灼熱的目光，我有種說不出的驕傲和滿
足。爺爺工資較高，家裡孩子又少，他出手慷
慨，我覺得倍有面子。其實，平日裡爺爺生活很
節儉，在外人眼中甚至有些摳門，不吃好的，也
不捨得添衣服，這使我非常感動。
後來，爺爺找了後老伴，過年的時候，再去給
爺爺拜年，成為一件糾結的事情。後奶奶的小兒
子也有個女兒，和我同齡，這樣爺爺就有兩個孫
女了，我心裡很是不平衡。父親看穿了我的心
思，說：「小孩兒家，別想那麼多！過年去拜

年，該去就得去！」跟着父親去拜年，我徒生幾
分忐忑與陌生，可是大過年的，只能將煩惱隱匿
在心底。慢慢騰騰來到爺爺家，進門後，我說
道：「爺爺過年好！」停頓一下，又說：「奶奶
過年好！我來給你們拜年了！」說完，爺爺像過
去那樣給我捧糖果吃，而我不能像過去那樣滿屋
子「掃蕩」了，找蜜餞、糖果、蝦酥糖、高粱飴
等。我手裡攥着爺爺遞給的糖果，不知往哪裡
放，爺爺掏出壓歲錢，我猶猶豫豫，接過來，是
說不出的沉重。小小腦子裡盛滿心事，臉上卻要
佯裝出高興的樣子。那壓歲錢，握在手裡，像燙
手山芋，我是說不出的惆悵。
從爺爺家出來，我們不繞道，去以前的老鄰居
孫奶奶家裡拜年，父親稱呼「孫大娘」。孫奶奶
是看着父親長大的，年初一去拜年，她很是熱
情，誇我愈長愈漂亮。她喚着父親的小名，說不
完的話，拉不完的呱，聊不完的往事，像一家人
那樣親切。說起父親光屁股時的糗事，父親笑着
說：「這些你還記着呢！我都忘了！」孫奶奶家
收拾得很乾淨，雖然傢具都是舊的，當年學校發
給職工的福利，但屋裡十分敞亮，給人清新的感
覺。大人說話，我坐在沙發上嗑瓜子，她家裡的
黑瓜子特別好吃。臨走的時候，孫奶奶塞給我壓
歲錢，父親說甚麼也不讓要，來回推讓，我也說
道：「謝謝奶奶！我長大了，不能要！」可孫奶
奶執意要給，說：「過年了，給孩子的，給就拿
着！」父親替我接過錢，等出門後，迅速把錢扔
給孫奶奶，我倆跑開了，父親丟下一句話：「心
意領了！我有空再來！」事後，我一臉納悶，為
甚麼其他的老鄰居給壓歲錢，都會讓我收着，唯
獨不收孫奶奶的。父親告訴我，孫奶奶過去給過
我們很多幫助，「那幾年你和你媽的戶口在農
村，你媽又沒工作，光靠我的糧票根本不夠用，

孫奶奶把他們家的糧票勻給我們。現在我們生活
寬裕了，不能再要她的錢了，我們得感恩。」聽
到這裡，我心裡一陣溫熱。
如今，壓歲錢以幾何級數逐年上漲，很多人發
出「孩子是過年、大人是過關」的喟歎，攀比之
風等不良風氣潛滋暗長，導致壓歲錢變了味，老
風俗走了樣。我上小學時，父親每月的工資才五
十多塊，親友、同事過年給小孩發壓歲錢，最多
不過二十塊，但是，壓歲錢所承載的情誼是沉甸
甸的，也是讓人回味不盡的。
壓歲錢裡有愛，有悠悠歲月的饋贈，還有拱手

傳承的家風。
最令我傷感的是，爺爺離世已經十年了─那個
大年初一給我捧糖果、發壓歲錢的老頭再也回不
來了。爺爺去世之前的那幾年，過年去給他拜
年，我記得很清楚，他走路拄着枴杖，顫顫巍巍
的，但仍打起精神接待我，給我發壓歲錢。那一
刻，我徒生一覺回到小時候的想法，爺爺身體硬
朗，我是梳着小辮兒的倩丫頭，滿屋子跑，找好
吃的，全家人笑成一團。然而，這些只是做夢。
今年過年，我想起爺爺，不禁鼻腔發酸，一股
濃烈的情愫湧上心頭，淚水竟滑落出眼眶。這是
長大的孤單嗎？還是親情的飢渴、時間的無情？
我說不清，也不想去探尋。壓歲錢，伴隨着我成
長，而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美好的、純真的回
憶，教給我的道理，我都將銘記，並在心裡綻
放，吐蕊出愛的芬芳，馥郁一年又一年，只是，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其實，我是想要的。」想起朋友的這句話，
我頓悟道：我們想要的哪是壓歲錢，而是比壓歲
錢更珍貴的親情啊！壓歲錢是情感的通道，也是
幸福的權利。這是微信「搶紅包」遠遠不及的禮
物，一份愛的禮物。

壓歲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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